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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觀

有時候，我覺得詩歌跟愛情是等同的，都是

青春期的遺物。在多年學習寫詩的歲月裡，我開

始對童年、大自然、死亡、仇恨、戰爭等有了新

的體會。我不是甚麼出色的創作者，更不懂得怎

樣去寫出更好的作品，我祇希望能夠在寫詩的過

程中找到自己。

賀綾聲*：純粹為自己寫一首詩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賀綾聲，本名鄭國偉，澳門大學中文系學士；曾獲多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獎項，作品散見於兩岸四地文學雜誌，部分詩作收錄

於《澳門現代詩選》，著有詩合集《彩繪集》，詩集《時刻如此安靜》、《南灣湖畔的天使們》。

有時候，我覺得不

需要刻意寫“城市詩”、 

“社會詩”、“反戰詩”

以 及 “ 哲 理 詩 ” 這 些

標榜正面的詩；寫一些   

“風花雪月”、“無病

呻吟”、形式簡單、意象

平平無奇的詩，祇要能抒

發自己的情感，心靈得到

滿足，便已經足夠。因為

詩是人類感情的產品，應

當回歸到感動人心之上。

形式和意象，總會有用濫

的一天，但抒情卻不會。

即使種種題材與想像已被

許多人抒發過，皆因詩人

的情感與觸角是獨一無二

的，激昂的情緒繼續不斷

地為這個世界抒情。

有時候，我覺得詩人早已在很久以前已經死掉

了，而當今的詩人，應稱呼為“時代歌手”更為合

適！詩人已不能再以“詩教”來喚醒世人的良知，

若刻意將詩的功能拉大，反而會適得其反，那倒不

如純粹為自己寫一首詩，來靜化日漸猙獰的心靈來

得更有意思。

詩由心生，從無到有，從有限到無限，用僅有

的文字，去填空缺失了的情感、淡白了的生活，直

指生命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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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ove , My Fate

換個時代在一起

等荊棘滿途全枯死

──〈命硬〉

兩個相同的夢在彼此掌心破裂

因為負載不起各自嚮往的幸福

美麗精靈耗盡了能量

我睜大了眼睛

流下比燃起的營火更亮的淚

在陣營內寫下

第一首情詩以後

那個冬天，所有精靈都睡得很熟

愛情來過

在玫瑰香與刀槍無法協調的路途上

我們時而爭吵，時而接吻

約會過的地方如今急速變化，卻又

各自保護着曾擁有過而不實的深情遺址

在時間溝壑中，流感繼續蔓延

你說，“每個年代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着獨一的

病毒，同時存着無二的抗生素”

但是

萬千死者暖着的雙手，比永恆陽光更為真實了

現在，Dear S，我們兩個都是敗北部落

美麗精靈還需耗掉更多能量為遠方送信嗎

刀與槍最後也沒為我們帶來更遼闊的風景

我祇聽見你刺過我的血像開過花的樹

一切的愛和整個世界的顏色

都滯留在烽火綿綿的季節裡

1939年是亂世，2001年又怎不會是亂世

徬徨之鴿站在敗壞的一方，和平仁義之歌錯了

重要聲部

若即若離的情慾穿梭於我們稀薄白髮之間

Dear S，十月，又該是秋天了

紀念反法西斯圖展的曝光記憶使我懷念起更深

的夜裡

你和所有政制、約定最後聚焦在同一黑軸上

雖然時代老遠地不同着──

My Love, My Fate

一座城市，三首輓歌（組詩）

一位仵工向MJ致敬 

閃電來了　一頂黑帽

冒出一名英雄　在舞臺上拋下青春的瞬間　

　熒幕前

燭火安詳地枯萎　哀悼？　罪人頂上的荊棘　

你又不是沒有承認過　一位忠實歌者的死亡

啪！啪！啪！　跳動起來　用浪蕩於酒的理想　

押韻　透露

一道道蒼白的傷痕　用文化侵蝕的骨頭鼓掌　　

你的麻醉未醒

仍舊一雙黑色皮鞋　認得自己的路

靜靜停在空洞的迴聲中　豎立如一根不會迷失

的蘆葦

蓋好棺木　這裡躺了一頭

已經冰冷的豹子　撫摸他的爪　斷斷續續的

　老音樂

唱開黑色的帳幕　孤獨MV情節中　變異城市人

做了一個夢　在末世瘋狂快樂黃泉路上

啪！啪！啪！　廿一世紀　你在思念的海嘯中

　成為

節節敗退的那方　低聲歌唱

記憶中的城市　你不知道原來這裡

是一個還未懂得英雄的年代

你月球般的舞步　為了獲得一個生存證明

報紙上一則關於自己　紛亂的戀情

在這個舊社會像梅毒般散開　頃刻

你發覺生活中的黑暗拆散了光明

被你信仰的美學　也許是最後的一個部落

所有的愛與文明　遺忘在停屍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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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水災多少生命可以重來

多少人記得那個晚上　水聲嘩嘩

多少人記得路牌與交通燈被風敲打的　疼痛

多少人記得“汪辜會談”　討論過小島的未來

多少人記得關愛行動　繁榮都市歌聲妙曼

多少人記得森林吶喊處　了無人跡

多少人記得多少具屍體被冷雨浸透過　明天

　會在哪個堤防上醒來

多少人記得集體唱過〈紅日〉、〈朋友〉、

　〈明天會更好〉　生命因而豐盛與熱鬧

多少人記得環保人士默默地感受着地球的　

　熾熱和冰冷

多少人記得慈善晚會結束後　誰人偷偷哭泣？

啪啪　啪啪　啪啪啪　記得有首生命之歌　

　不可重唱：

“這年頭不好不壞　祇是多了點災害

我漸漸明白　家人是我不捨不棄的憶記　

　無法理解的命運

到底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到底有多少人

　可以回來？”

小市民沒有夢沒有夢祇有低頭 R&B

09年某午夜時分我醒來／貓兒在樓下垃圾堆中／

翻動了一個漁村舊夢／月光傾斜／五光十色／賭

城構成了一個國際都市／一個國際都市／建築了

一條國際之路／福建人／中山人／澳門人／土生

葡人／甚麼人(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

們卻在這裡生活／那是一條鋪設超支的馬路／那

是一條留下超支問題的馬路／那是一條老祖母勤

奮耕耘養育後代的馬路)／近日小城選舉持續昇

溫／我們沒有夢沒有夢祇是低頭用功／壓迫的

情緒無法放鬆／父親因寫詩抨擊社會遭解僱／家

姐因沒有夢躲在祐漢牡丹樓用功／連中七刀／父

親嘆息和諧失韻／世事多變／她有夢有夢／祇是

二十年裡沒人僱用(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

而我們卻在這裡生活／哪裡有夢／哪裡有夢／

貓兒在官員家垃圾筒中／翻倒了一個市民舊夢)

這幾年／小城霧氣迷濛／詩人／中產階層／小

市民／失業遊民／在金光大道走來走去／他們

有夢有夢／卻成為野鬼遊魂／空房子／世遺景

點／國際舞台／射燈射着我們／向前衝／向前

衝 (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們卻在這

裡生活／那是一條鋪設超支的馬路／那是一條

留下超支問題的馬路／那是一條老祖母勤奮耕

耘養育後代的馬路)／陰雨紛飛的黑夜／官員

為罪犧牲／一群黑天使在南灣湖畔起舞／啪！

啪！啪！／跳動起來／四百多年來／我們一家沒

有夢地生活／老祖母沒有童年理想／爸爸沒有詩

人執照／我有理想穿着學士袍做荷官／會被罵／

（女聲：靠！靠！靠！）／還有多少人繼續／會

被罵／會被罵(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

們卻在這裡生活／哪裡有夢／哪裡有夢／我在家

踢中了垃圾筒／翻倒出一條鹹魚舊夢)／十年又

十年／一個國際都市／一群官員／一群妓女／

啪。啪。啪。啪。／多麼快樂地做愛／磨損了

我們多麼快樂的城市

小城大事自由四五行 [案頭R&B]

自由四五天環境無轉變／匆匆玩幾天那裡有長

遠／陽光初體驗我的小說快寫完／二十歲的情節

祇像碗拉麵／來拉拉手／性格可改變／愛情原需

一種信念／Rap：(愛情像朵花，天天開，情慾像

朵花，天天謝，那裡有永恆，情慾像朵花，像你

張臉) Oh yeah! ／寂寞讓我癲／晴天下午也會落

雪／小城多故事／大多適合葡國格調／菠蘿雞粒

飯我有一份／菓汁西多士你也有一份／葡京廣場

最多情侶／那有片落葉會停下腳步深思那段緣／

望過去衝過去有件事快講完／游過去潛過去有篇

小說快寫完／跳過去飛過去有首詩快讀完／事可

以大 ／可以小 ／可以中 ／可以圍骰／夢可以傷

感／可以混合五官／可以想起昔日戀人／一種想

像力怎樣想也不會完 ／Oh yeah! ／黃昏化作一

句哀詞／我與你相遇在葡京前／按按手機日子

不斷叫／入夜你的肌膚正如那條柔軟的船／陪我

跳支舞／霓虹燈多閃耀／換花換草換衫換裙／這

裡沒有遺忘的睡眠／講句閩南話／遭人綁架／哪

裡有至真至深的感情／而落的淚永遠無法兌現藍

天／陪我跳支舞／你的身體留有昨夜的醒／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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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草換衫換裙／這裡沒有遺忘的睡眠／講句閩南

話／遭人綁架／哪裡有至真至深的感情／而落的

淚永遠無法兌現藍天／Rap：(金錢像朵花，天天

開，身體像朵花，天天謝，那裡有永恆，金錢像

朵花，像你張臉)／Oh Yeah!／望過去衝過去有

件事快講完／游過去潛過去有篇小說快寫完／

跳過去飛過去有首詩快讀完／事可以大／可以

小 ／可以中／可以圍骰／夢可以傷感／可以混

合五官／可以想起昔日戀人／一種想像力怎樣想

也不會完／自由四五天環境無轉變／匆匆玩幾天

那裡有長遠／陽光初體驗我的小說快讀完／二十

歲的劇情祇像碗拉麵／來拉拉手／性格可改變／

愛情原需一種信念

四月九日走過舊西洋墳場

撒下黃土

送別春季

往事如煙

燃燒的香燭散開記憶

一瓣花寄一片晨光

一滴淚釀一夜星光

死亡斟給你一杯美酒

心睡得很甜、很穩

昨夜墓旁的花兒開了又落了

你僵硬的嘴角，依舊微笑着⋯⋯

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給特里．夏沃

天亮時候

我們站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在廢墟牆下

找尋一朵溫順玫瑰

該是屬你的，寶寶

這哀哀祝禱

尚未結冰的言語

一直把你留在床邊，依舊一盞燈

把你淡如菊的面容照成腫瘤

卡在父親發炎的喉嚨裡

這是愛的真諦

十五年了，寶寶

你既非無聲，亦非無癢

依舊餵養着一片年輕天空

如果童話還存在

寶寶，你是該有翅膀的

我們更要給予你一個

比陽光更堅強

比海洋更美麗的名字

可是啊，寶寶

十五年了

你卻一直脫不下生命的苦楚

我們的隱隱作痛是怎樣隨風而逝

我們還不願知道

你甜美的笑聲

你豐滿的血肉

是怎樣皆成墓園的菓樹

天亮時候

我們站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這個季節，終於

燦爛了

盲女之歌

甚麼也不再和我相干，我已

為一切所拋棄。我是一個島。

──里爾克〈盲女〉

眼淚還是要淌下

假如我們牽手但兩心全無交集

像黎明還沒降臨

遙遠且睡在身旁那個人

原來祇是自己努力虛構出來

溫暖終日冰冷的晝夜



39 文 化 雜 誌 2011

特

輯

踱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行
吟
的
澳
門
詩
人

賀
綾
聲

我深信你曾經來過

在某個雨後晴朗天空下

你會和我一樣孤獨着

尋找彼此交換過相同眼神的地方嗎

在繁複城市裡

我極渴望能有一雙手為我劃亮餘下的火柴

即使祇是一瞬火光

即使祇照出個黑漆漆盛世

但我啊

真的願意為此淌下寂寞此生的淚水

第七首哀歌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到了

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裡，嘴裡叼着一個新擰下來

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聖經‧舊約‧創世記》第八章第十節。

Dear S，

我們必須活着

甚至比長於廢墟裡的野生植物還要強

我們帶着從前疼痛

棲身於一些樹和一些隱藏音節之間

我醒來，眼睛結束了夢境

海面已趨平靜，鴿子盤旋上空

布吉島清晨從不感到已超越了黑夜

到來另一個黑夜裡，Dear S

被迫呼吸着整個海洋的痛

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十指伸向茫茫然，假如這是旅行終點

天空必然降得更低些

我的情人，Dear S赤裸而專注

尚未觸及的天堂，淤泥中的螃蟹

找尋值得存活下來萎頓熟悉的身影

風擦過小島，陽光傾注水面

一條路切開覆蓋一切的光亮

我們共同的文明共生的危難

誰引我們去領最後一份晚餐？

脆弱的頭顱掃描出舊日用過的網

收集過的安靜緊繃具具殘骸，你驚訝──

一片死靜。那如一葉自然掉落，一蘋菓自然燦爛

那樣的內在世界：

混沌。

Dear S， 如果兩人在水中擁抱

廿一世紀我們便成了一則湮沒地球很久的神話

飽滿淚的愛溶在水裡永遠地一乾二淨，

　疲軟的夢和玫瑰

不斷漂流、改變、寄居彷彿綿密而無味

浩浩蕩蕩，但是Dear S

濕漉腐爛的樹幹再次浮現我們眼前

體內初生之悅強迫我們呼吸着落地生根的真實

海上七天，我們繞過倒下的石碑，棄置

　無用金幣，離開變種的病疫

通過渺小和孤寂認識死亡

或許死傷停頓了冬季

任何漂近我們的肉體因絕望再次遇見

　而顯得更溫暖

宿命的慘劇，我們完整地被困在起伏的水裡

一條條被創造最適合死的肉體

一條條觸及不同宗教的永生

如血般的潮水遠退到失聯了的明天

Dear S，我必須告訴你：上帝不在家！

我們必須繼續忘懷地擁抱在悲哀的無限裡

繼以夢的方式一起居住遇見天使

特別永恆的晚上，當你驀然發覺天這麼亮了

這腐爛且堅定的樹幹再次隱約挨近我們

一如深淺不一的愛，一如難懂的信仰

猶如泡影

天空僅以舊陳的傷口包紮新生傷口

我相信，我們必能走到暮年將盡的邊緣

我們必能歡呼喝采，讓年尾衝擊新一年

鐘聲響起以後，Dear S，我們會成了集體的墳嗎？

熱冷交合勃起的那個清晨

死者將悲哀傳送生者，生者將悲哀傳給我們

浮浮沉沉，我們靠着那根腐爛的樹幹漂流

猶如我們靠着那根終須背叛的肉體

　和情人安撫忠誠的靈魂

載浮載沉不眠不休確定水深及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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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這樣愛過

種種夢境都祇是一種夢境的變形

原始的愛恨

比原始翻騰的海浪更難以控制和預期

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最後觸及重新虛構的陸地：

混沌。

Dear S，或許我們沒有準備便永留於此

地面仍插滿了個性孤僻的槍支

你去追問浪花何謂自由

夢一般的理想，報以滿地屍首的囈語

無人領養的孤兒們

繼續從漂浮的時間裡領略“活下去”的意義

這時天空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浮浮沉沉，浩浩蕩蕩

海上的我們

再次從遠古死亡邊緣掙扎回來

爛透的麵包和鹽，污濁的水和清淡的陽光

混沌了我的夢境。

這時屍骸的心情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看山很紅，看海亦很紅

啊！我的情人，Dear S溫柔而憂鬱

坐在波浪低潮處，聆聽海灣深深的嚎叫

左手緊握右手、右手緊握左手摸索自己森嚴的肉體

宇宙的無盡，便由鑽探自己的內在開始

粗大、簡陋的靈魂早已囚在自己衰老的道德裡

因為禁錮

靈魂殘殺了靈魂

敗壞般的傷感、妒忌、仇恨

改變了赤裸的本質

Dear S，所謂親切的神

其實早被我們纏住毒藤的肉體隔絕了

前世與今生，誰能超越時間之外

超越肉體之外

超越權力之外

獨立於一個更空的空間裡

憑弔自己？

風靜靜吹起，陽光摸弄我散髮

那段滲透了回憶、無比卑微而綿綿的水聲

在我耳肉滴滴作響

最後一滴

更滴及心底成一泓地獄

兩岸迷濛，祇見遠處浮起個個熟悉人影

這是天堂的起點

我極力張開雙眼，結束了夢境

我的情人，Dear S 美麗而深情

坐在波浪低潮處唱起歌來

自信而迷惑

我亦無所得無所失地立在空空無限大的島上

或者淤泥中的螃蟹

心也必有所愛

而不斷漂流的樹幹也必定很淚

鴿飛樹靜，神笑她哭

Dear S，憂鬱地告訴我：

她剛剛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神殘殺了她的神

絕望有時連虛構的夢境也可提昇成一種恐怖主義

無血的大戮

你的信仰毀掉我的信仰

我的恐怖主義粉碎你的恐怖主義

在混沌的夢境裡我們確定曾經這樣深深愛過

浮

　　浮

沉

　　沉

一條腐了半世紀的樹幹擱淺

這時天空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倒影下

仁義是透明的龐然大物

Dear S，你的手是我的路

方舟載來一群藝人

他們在路邊拾起無人談及的魚

檢閱內臟有否流着天堂的血

而我們亦因絕望

最後化成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浮。浮。沉。沉。

海上七天，巨浪退去神跡

悼亦有悼

暴雨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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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多說

看見巨浪一閃一個世界曝光

我們暈倒在那顆龐大的淚裡

眼睛，偶爾會用自己淚水

取暖

第一天的終結

1

所有愛情都是今夜的燈色

所有燈色都害怕寂滅

從前我拉着你的手說：

我會像個努力維修的電工

承諾阻止這座美麗城市寂滅

2

偶然遺失的硬幣

偶然被自己在教堂內拾回

這個硬幣是我遺失的那個嗎？ 

而我，

又是否自己一直堅持要找的那個模樣？

3

有時

我無法分清寄生於我心內的你

是否存在

而時間越長

思念越長

是的，這樣的愛情將永遠無法成形

4

稀疏的人影

時間漸漸過濾成另一類光線

被節日洗劫一空的城市

祇留下某個詩人的胸襟

我便在這裡抵禦比低溫更低溫的孤獨

5

但是，像迷宮的城市

到處樹立“所謂正確”的路標

真的能帶領我們找到出口嗎？

難以理解的情人們

別吧！

堅強才是我的嚮導

祇有它擁有最清醒的辨別力

6

我的性格是黑暗的

但我愛你是光明的

7

往往，

過份熱誠成了別人眼中的異類

我不能容忍他們對粗獷靈魂的不瞭解

8

充滿儀式的祝福

我的童年是想像出來的

因它早已在我記憶中消失

那些古老愛情信仰

因潔癖而顯得多餘⋯⋯

9

不如關掉床邊燈

早早睡一覺吧

拿不定主意的睡意

來回地心跳着

噢！──那便是徹底的孤獨了

10

而你祇能令我更憂鬱

我的憂鬱就像被你洗劫一空的心

再沒有機會向別人提起你

此時我年輕但

深深不快樂

11

幸福的時候，幸福是不易溶解的

正如悲傷的時候，悲傷亦是不易溶解的

誰能改變甚麼？

破碎的玻璃杯與破碎的感情是沒有天堂與地獄

可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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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內心

我希望傷害過我的人得到　赦免

12

十二月，情人要結婚了

這是我送給她的絕望之歌

13

想哭，獨自一人在街角

那動人十二月天空不回

想哭，婚禮上折了花

悲哀蒸發着祝福

這樣呼吸空氣乾燥得很

低沉，並不見得是想哭

多得你陪我走過敗葉紛飛的路 

原來愛你，經不起荊棘錐了心的考驗

緊擁着我，黑夜變得不太漫長

離別這刻，其實很在意

時間一直白過

揮霍年華，弦就快要斷了啦

14

神在製造時間的第一天便和我們說

第一天的開始，即是終結

我們必須趕快戀愛

15

我們沒有趕快戀愛

被動使我們變得更懦弱

但今晨不一樣了

我愛你

即使遲了一世紀

16

終於

我以我的方式追求你了

而你也以你的方式愛着我了

我們幾乎奇蹟地配合

17

在神製造時間的第一天

我們就錯過了選擇

祇有從第二天開始愛起

確定你如影子般距離

那年，你確定了我離開後

才去愛另一個人

之後

我在潮汐日子裡

再記不起回去的路徑

心裡祇有渴切，或徹底遺忘

是季節落下了花兒還是花兒落下了季節

火車站從來不知道互相揮手的我們

　代表着捨不得

還是代表着歡送

而再次重逢的我們

該裝成路人或是裝作豁達呢？

自那些年裡，我確定了你離開後

才敢把你的回憶

如影子般

註明年月，一生跟在我腳下

戀人絮語

深夜，我寂寞

一人喝酒

貓不是女人，不懂伴我醉

所以她是貓

突然

貓像我一樣喝起酒來

我笑她

不是貓

深夜，我寂寞

一人喝酒

貓笑我

貓了

我不信，因為我不是貓


